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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边俊铭 李莹

　　

　　离婚后前夫赖在家中5年不肯搬走，女方深受其扰，应如何运用法律积极维权？近日，重庆市开

州区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返还原物纠纷案，运用民法典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善良的小芳

“撑腰”，并判决张三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搬离原告小芳的住所。

　　小芳和张某于2017年登记离婚，离婚时约定房屋归女方所有，因张某无其他房屋居住，小芳一

时心软就同意其暂时居住，待找到住处后搬离。没承想张某这一住就是5年，其间小芳虽多次催促张

某搬家，却都被张某以经济困难、没钱租房为由搪塞过去。

　　5年来，虽然小芳和张某各住一间房，生活上各不往来，但同住屋檐下，两人平时难免会有交集，

因为琐事，两人多次发生争吵，就在不久前，张某的多个情人之间相互争宠，其中一个情人到小芳家

来闹事，不明真相的邻居对小芳指指点点，让小芳很难堪。想到这些年来受到的委屈，忍无可忍的小

芳将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张某立刻搬离其房屋。

　　法院审理查明，小芳和张某离婚时，张某无房居住，属于生活困难，但距今双方已离婚5年时间，

张某以开网约车为业，应有能力租房，但其不积极找房居住，还与小芳为琐事发生争吵，已影响到小

芳的正常生活。小芳离婚后对张某的帮助近5年时间，在张某有能力生活的情况下，小芳不可能长期

地、无限地对其进行帮助，遂作出上述判决。

　　承办法官表示，本案中，小芳本着友善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帮助张某渡过难关，可张某明明有能

力搬离房屋，却因小芳的善良耍起了“无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人

民法院在办案中必须惩恶扬善，让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本案的判决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维护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某小区因停电造成电梯停运，家住12楼的张奶奶走楼

梯下楼，却因楼道无应急照明踩空受伤。近日，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张奶奶诉物业公司侵权纠纷案，认

定物业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张奶奶医疗费等各

项损失2.1万余元。

　　原告张奶奶诉称，自己家住12楼。2021年某冬日下午，

小区停电，电梯停运，她只能走楼梯下楼去接孙子放学。因

楼道内没有应急灯照明，安全出口指示灯也没有亮，其在下

楼过程中踩空跌倒滚落，后被救护车拉往医院并住院20余

天。张奶奶认为，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物业公司应负责包括

楼梯间以及照明在内的公用部分的日常维修、养护和管理。

物业公司作为业主共有部分、公共楼道空间的物业服务人，

未按照相关规定提供应有服务，导致其受到伤害，应承担赔

偿责任。

　　被告物业公司辩称，案涉住宅楼是1999年建成的，建楼

时并未设计应急灯，现在也没有安装应急灯的条件。事发当

天是因电力部门检修才停电，安全出口指示灯也是由于停

电才不亮的，且安全出口指示灯只是指示并非照明，与张奶

奶摔伤无关。张奶奶摔伤是其自己不注意造成的，在明知当

天停电的情况下，下楼梯时候更应谨慎注意。

　　本案的第三人电力公司诉称，其不是提供物业服务的

公司，没有服务行为，根据相关规定，物业公司应该对业主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电力公司供电检修提前张贴了停电

检修通知，已通知了物业服务企业，检修行为没有造成张奶

奶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奶奶与物业公司之间存在物业服务

合同关系，物业公司应依据合同约定提供物业服务，其中包括

楼梯间的日常维修、养护和管理，以及共用照明的日常维修、

养护和管理，以保障小区居民出行安全。根据事发当天的情

况，楼道内没有窗户，只能通过楼梯间与电梯间之间的门透入

光线，其能够起到的照明作用非常有限。虽然物业公司称楼宇

年代久远无应急灯的设置，但其作为物业服务单位应在停电

的情况下通过有效方式保障楼梯间照明，或通过其他方式解

决居民在停电期间的出行安全问题。法院认为，物业公司在停

电期间未采用有效方式提供楼梯间照明，保障居民出行安全，

应对张奶奶的摔伤结果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张奶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停电期间楼

道内缺乏照明的情况下，作为年龄较大的老人，对从12层走楼

梯下行的危险应是明知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张奶奶应尽量减少出行，或采取

自行照明以及其他人帮助陪同的方式出行。故张奶奶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应

承担一定责任。

　　结合双方各自过错对于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法院确定物业公司

承担70%的赔偿责任，张奶奶承担30%的责任，并根据上述比例计算张奶奶各

项主张中合理部分。

　　对于张奶奶主张的安装应急灯并维修紧急出口指示灯的请求，法院认为

物业公司确应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停电期间楼道内的照明问题，本案楼宇是否

具备加装应急灯条件需根据楼宇的具体情况确定，法院无法通过强制判决的

方式实现，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安全出口指示灯虽然不能起到照明作

用，但可在紧急状况下给予指示及引导，故法院判令物业公司对此予以维修。

　　本案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本案主审法官表示，我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

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物业服务合同是物业服务人在物业服务区域内为

业主提供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养护、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管理维护

等物业服务，业主支付物业费的合同。由此可见，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设施正

常运转是物业服务人的一项重要义务。本案中，物业公司没有履行物业服务合

同中维修、养护、管理楼梯间的义务，导致楼梯间内光线昏暗原告摔倒受伤，属

于违反合同约定，应该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张奶奶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在停电时自行下楼，其应能预料到危险性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照

明，自身也有一定过错，所以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沈辉

　　

　　体贴温柔的未婚妻小李、热情好客的准丈母娘、经常夸赞自己的未婚妻姑

妈，还有那个异常热心帮助同事脱单的介绍人“勇哥”……年轻的小张以为自

己的恋爱之路一帆风顺，却不想，他已经掉进了同事“勇哥”编织的“恋爱陷

阱”。近日，经浙江省宁波余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这起荒诞的闹剧终于剧

终，被告人李某因犯诈骗罪被余姚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一万元。

　　小张是外来务工者，年轻的他憧憬着靠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的美好未来。

拼搏之路上有太多的艰辛，幸好，同事对他还不错，让他在异乡感受到了一份

温暖。去年的一天，同事“勇哥”热情地给小张介绍了一个女孩子小李，通过微

信聊天，小张觉得小李十分温柔体贴。为了能让已经30岁的小张顺利脱单，“勇

哥”自告奋勇，主动担当起小张的恋爱军师，在“勇哥”频频出招、步步为营的指

导帮助下，短短几天，小张便成功与小李建立起了“恋爱关系”。

　　小李什么都好，就是工作不在余姚，小张和她只能通过微信嘘寒问暖、牵肠

挂肚。为了弥补对女友的亏欠，打消对方的不安全感，小张时不时向小李发红包、

转账，对于小李提出的租房、送礼、购置手机等要求，小张更是不惜提前预支工资

一一满足。在双方甜蜜恋爱的半年里，小张共转账给小李两万余元，并成功添加

了小李妈妈、姑妈等亲戚的微信，满心欢喜地筹备起了与小李的婚礼。

　　今年年初，小张突然接到一通来自警方的电话，民警询问他，近期他频频

向一男子转账，是否遭遇了诈骗或者参与了赌博？接到电话的小张不明就里，

“我的钱都是转给了我的未婚妻，你们是不是搞错了？”然而时隔不到半个月，

小张迎来了惨痛的真相，对自己关怀备至的“未婚妻”、满心喜欢的“准丈母

娘”、要求颇多的“姑妈”竟都是自己对面工位上满脸胡子的“勇哥”一手编造演

绎的“角色”，唯一的目的就是骗钱。

　　面对检察官的审讯，“戏精”李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交代因为最近手头

比较紧，发现同事小张没有恋爱经历又性格单纯，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诈骗

钱财。

　　让李某都没想到的是，小张“恋爱”一年多，未婚妻都没见上一面，也没有

视频聊过天，连一句语音、一张照片都没有收到过，甚至连小李用于收款的微

信账号姓名也赫然是“×勇”，他却自始至终都没有丝毫怀疑过。

　　今年6月，犯罪嫌疑人李某被检察院依法逮捕，检察官认为，当事人李某虚

构身份，一人分饰多角，诈骗同事小张两万余元，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同

月，余姚市检察院以诈骗罪对李某提起公诉，并建议量刑有期徒刑九个月，并

处罚金一万元。近日，余姚法院依法判处李某诈骗罪，并采纳了市检察院的量

刑建议，作出如上判决。

　　“网络交友诈骗中，不法分子往往通过投其所好，营造各种人设快速博取

被害人的信任，进而虚构感情纠纷、家庭琐事等表面合理的事由骗取钱财。”检

察官提醒，恋爱切勿盲目，尤其是“网恋”，需要核实清楚对方真实身份，多多听

取家人朋友的意见，在涉及财物往来时，更应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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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恋爱吗？
“戏精”分饰多角只为骗财

一万五“洗白”征信不良记录？合同无效退款

前夫赖住5年不走
判决：15日内搬离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刘杰 金琦

　　

　　征信出现不良记录，影响了银行贷款的审

批，这可怎么办？如今，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们急

于消除征信不良记录的心理，打出专业“修复征

信”“洗白征信”的名号，收取高昂的服务费，最终

却无法完成修复，甚至失联跑路。近日，江苏省南

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对一起涉征信修复服务合

同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认为涉案的

委托代理合同无效，判决某信用服务公司退还服

务费15000元。

　　2021年底，张某在办理银行贷款时，因征信

记录中存在8家金融机构的逾期还款记录，影响

了贷款的审批进度，张某对此很是着急，就想着

可以通过某些特殊途径快速“洗白”不良征信。

　　经人介绍，张某认识了号称专业进行征信修

复的陈某，称他们公司加盟了某技术团队，该团

队可以快速帮助张某消除不良征信。之后，在陈

某的牵线下，张某与某信用服务公司签订了《征

信异议申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信用服务公司

代理张某进行征信异议申诉，若90日内没有完成

代理事项则退还代理费。当天，张某向该公司支

付了代理费15000元。

　　此后，张某配合陈某提交了申诉所需的相关

材料，还根据陈某的要求向其支付了800元用于制

作虚假的病情证明。但苦等数月，张某的征信记录

中仍存在多条不良记录。焦急万分的张某多次催

促无果，要求某信用服务公司退款也没有得到回

应，无奈之下向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双方均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案涉《征信异议申请委托代

理合同》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的争议

焦点在于该合同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是否有效。

　　法院认为，张某与某信用服务公司签订的

《征信异议申请委托代理合同》表面上看是“代理

异议申诉”，实际上双方系意图通过伪造病情证

明等手段消除征信中的不良记录，该行为违背了

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征信业的健康发

展，不利于社会善良风气的弘扬，委托代理合同

应为无效。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无效后，当事人因

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

应当赔偿对方由此受到的损失，各方均有过错

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遂判决某信用服务公司

退还张某15000元。

　　某信用服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南通中院

提出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因自身原

因导致逾期还款，本身并无符合《征信业管理条

例》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合法异议更正情形，故

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即具有欺诈性。如

果该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可以实现，一方面将使

得逾期还款行为不会对张某产生任何警示作用；

另一方面，会欺骗、误导授信主体为其提供与其

信用等级所不相符的产品，侵害不特定授信主体

的利益，损害国家的信用体系和营商环境建设。

因此，该委托代理合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有

违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遂予以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陈燮峰介绍，根据《征信业

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合法的征信异议是指，

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

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

提出异议，要求更正。现在社会上有一些打着可以

快速帮助他人“洗白”征信幌子的机构和个人，本案

中的某信用服务公司，就是通过刻制假章、伪造材

料等方式进行恶意投诉和欺诈投诉，该行为不仅无

助于消除不良信息，还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资金

被骗等风险，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

　　陈燮峰提醒，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内容之一，诚信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

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征信记录作为诚信最

直接的体现，是对信用主体诚信度的直接考量，

值得每个公民去维护好。任何打着“洗白”“修复”

征信记录幌子的机构和个人，每个公民也都应当

积极予以抵制，如此方能守护社会诚信之基，提

振诚信之风。

远程求医线上问药，这份法律“药方”先收好
□　本报记者 梁成栋

　　

　　生病求医问药，总共分为几步？

　　过去，要先在窗口排队挂号，然后在门诊等

候医生叫号，再然后换个窗口排队取药；

　　后来，可以提前在网上挂号，然后在门诊等

候医生叫号，再然后换个窗口排队取药；

　　现在，许多人选择线上医疗，从注册账号到

选择图文/电话/视频问诊，再到开出处方之后等

待商家邮寄药品，每个步骤都可以在家完成。

　　随着互联网平台功能细化，互联网医疗产业

迅猛发展。线上问诊的方式不仅优化了医疗资源

分配，分担了线下门诊的压力，而且降低了患者

的医疗成本，使其在家就能实现寻医问药。

　　然而，一些医生在线问诊时敷衍了事、许多患

者申请维权却投诉无门、不少平台自身功能定位不

清权责划分不明……种种“症状”无不表明：互联网

医疗想要健康发展，也需要一剂“对症”的“良药”。

  症状：用户体验差，违规首诊仍

然存在

　　“根本不解决问题，各项检查报告上传了，医

生根本没有看，就单纯地建议减少激素药，没有

其他任何办法。我花了801元，就给我来了一句

‘减少激素药’，太不负责了！我要求退款！”

　　“花150元问诊，结果病人的病历都没上传

完，情况都没说完，就结束问诊了，只给3次机会，

了解病人情况也要算一次机会？”

　　“咨询前写的不满意可以申请退款，申请退

款了又不给退了，像是欺骗消费者，线上问诊只

给3次机会，怎么能让顾客了解完病情和想问的

问题啊？”

　　在某投诉平台，对于互联网医疗行业的投诉

并不少见。甚至有消费者表示，由于自己所在城

市医疗条件较差，便在互联网医疗平台上选择了

264元的“一问一答”线上问诊方式，结果只得到

一句回复：“建议上医院检查。”

　　而对于用户提出的退款申请，客服的回复往

往大同小异：“医生当天接诊并查询了您的病情

资料后，已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给出

了指导和建议，该建议可能是治疗方案，也可能

是面诊指导、检查指导等一切有助于患者进行下

一步治疗决策的指导……本次订单无法退款。”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

行）》规定，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

动。但在一些互联网医疗平台上，只要患者勾选

曾经在线下确诊过某疾病选项，即可在患者主诉

范围内接诊；“首诊不得问诊，互联网诊疗仅适用

常见病、慢性病复诊”的提示，也多隐藏在容易被

用户忽视的协议条款中。

　 　

《法治日报》

记者在某平台针

对“骨科—运动损伤”相

关问题随机选择一位医生进行提问后，在未上传

任何病情图片情况下就进入该平台的付费问诊

页面，对话框中还隐蔽出现两行小字：“如非复

诊，仅提供医疗咨询服务。”

　　而在另一家提供线上问诊的健康门户网站，

记者以治疗荨麻疹为由向客服咨询，同时说明此

前并未在线下医疗机构就诊。客服人员在未掌握

记者病历资料的情况下表示可以开药，并且引导

记者添加微信进一步了解情况。

  病因：定位不明确，格式化免责

条款泛滥

　　“‘问诊’和‘医疗咨询’对应不同法律关系。”

《法治日报》专家库成员、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郑中臣介绍说，“医疗咨询”通常是建

议性的意见，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不存在医疗服

务合同关系，医师不能开具处方。而互联网“问

诊”是可以针对疾病出具诊断结论并在线上开具

处方的，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存在医疗服务合同

关系。医师通过线上咨询，对患者所咨询的病情

提供简单意见和初步甄别，不属于诊疗行为。线

上咨询过程中，患者可以口述症状而不上传病历

资料，没有在医疗机构首诊的患者也可以线上咨

询医师，这与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

动有明显区别。

　　同时，郑中臣强调，《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所规范

的对象是医疗机构及在医疗

机构注册的医生。但互联网医疗平台不一定

是医疗机构，许多平台的自我定位都是信息中介

服务提供者，与患者、医生签订的协议也是中介

服务协议。部分平台将“医疗咨询”与“问诊”的界

限进行模糊，在收取高昂咨询费的同时设置大量

自我免责的格式条款，很可能侵害用户的合法

权益。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法官助理秦

鹏博介绍说，现阶段，互联网医疗服务主要包括医

疗机构网络服务平台、互联网医院、健康信息咨询

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混合体这四种商业模式。

　　“医疗机构网络服务平台是医疗机构自行或

委托他人开发软件，作为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的补

充或延伸，这样的平台只是医院与互联网公司的

深度合作，如北京协和医院的官方App‘掌医’，

而互联网医院则是实体医疗机构的网络形态。”

秦鹏博称，以上两类平台所需履行的义务与实体

医疗机构相同，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是在民法典医

疗责任纠纷专章规定的范围之内。

　　秦鹏博表示，丁香医生、平安好医生等平台应

归类为信息咨询平台，这类平台的自我定位为连接

医生与患者的桥梁，平台负责医生入驻资质审核，

平台内医生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

　　“至于电子商务平台混合体，常见的包括‘阿

里健康’‘京东健康’等，服务内容包括药品销售、

问诊、配送。”秦鹏博认为，此类综合商业盈利与

医疗便民的诊疗与电子商务平台混合体是未来

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发展方向。而由于销售者、医

生、运输的身份合一，此类平台往往需要履行包

括食品药品销售的注意义务、医疗服务中的审慎

义务、运输服务合同义务等在内的诸多法律义

务，也要承担诊疗、商品销售、运输所带来的种种

侵权和合同法律责任。

　　处方：加强监管与规范，引导用

户正确维权

　　“面对在医疗机构网络服务平台上出现的纠

纷，医疗机构应作为医疗纠纷的责任承担者。”郑

中臣提醒，而在好大夫在线、丁香医生等平台上

出现的纠纷，消费者应当依照平台“用户协议”的

相关约定以及咨询、诊疗过程中平台的过错，向

互联网医疗平台追究责任。

　　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这是‘互联

网医院’第一次写进中央政府规章文件中。”郑中

臣介绍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此后又颁布《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

理规范（试行）》，3个文件明确规定了互联网诊

疗、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服务中的准入条件、执

业规范等内容，是目前规范互联网医疗的主要的

三个规范性文件。

　　“但上述均是规范性法律文件，根据行政处

罚法关于行政处罚设定的规定，不能规定违反执

业规则将面临哪些处罚。”对此，郑中臣建议，在

立法层面应进一步明确互联网诊疗活动中的相

关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同时，从事互联网医

疗业务的机构及平台应严格按照互联网医疗规

范要求，全面增强合规意识，制定和落实好内控

制度。在合作过程中处理好信息安全、隐私保护、

医疗损害等潜在风险并对责任承担进行明确约

定，以控制自身风险，并落实好在互联网医疗过

程中的保险责任。

　　针对互联网医疗活动涉及主体较多，法律关

系较为复杂的现状，秦鹏博认为首先应当建立互

联网平台实体化监管模式，依据实际身份与功能

定位厘清义务和责任。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时应

当利用穿透式审判思维，剖析真实法律关系。其

次，实现三位一体，着力将法律规范中对于网络平

台的定位、各平台协议中对于自身的定位和实践

中用户对于网络平台的定位相统一，避免出现较大

偏差。最后，在缺少统一立法的背景下，各地对于互

联网医疗产业监管政策、监管措施、处罚标准不统

一，存在跨区域监管难度大、政策变动性大、经营管

理风险大等种种阻碍优化营商环境的现象，需要

出台全国统一的、更高位阶的法律法规，需要统一

司法裁判尺度，进一步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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